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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Bandura（1986）指出透過示範來學習是組成每一位孩子教育過程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孩子們需要從那些經驗豐富的人去得到指導和訓練，然後他們便可以

藉由直接的觀察和傾聽那些人的過程中獲取更多的資訊。對孩子而言，成人往往

是關鍵的示範者，接著在青少年時期則改由同儕來取代，而不管是有意或無意，

示範者皆必須向透過觀察或傾聽的學習者展現目標行為。此外，廣泛的研究指出

成人和同儕示範者皆是重要且有力的教學形式（引自 Buggey & Ogle, 2012）。 

然而，Schunk 和 Hanson（1989）指出對學習有困難，以及認為教師在能力

上是佔有優勢的學生來說，成人完美無缺的示範可能無法提高學習者的自我效能

感。Hosford 和 Mills（1983）則指出沒有一位成人或同儕可以展現出當學習者本

身同時就是示範者也是觀察者時有更相似和有關的特質（引自 Buggey, 2007）。
而本文欲探討之影像自我示範（Video Self-Modeling, VSM）正是一種透過以觀

察自己的正向行為來學習的方法，亦即影像中的示範者就是學習者本身（Buggey 
& Ogle, 2012），且研究顯示 VSM 對教育心理學家來說是一種大有可為的方法，

能積極地讓教育現場中的學生改善目標行為。 

VSM 雖然已被證實是一種有效的教學介入，但研究者綜合國內外相關文獻

發現，VSM 在國外的應用最早起源於 1970 年代（Buggey & Ogle, 2012），而國

內則是近十年才興起，且研究者觀察教學現場亦發現 VSM 的應用仍非常有限，

因此，在國內以 VSM 作為教學介入的研究仍值得探討。 

此外，研究者發現 VSM 的應用對象非常廣泛，從一般生到特殊生皆有相關

的實證研究，在特殊生的介入應用中又以自閉症為最多，然而，依據衛生福利部

（2020）對全臺灣身心障礙者的人數統計，智能障礙的人數與自閉症相較之下多

達 6 倍之多，那為何以智能障礙者為介入對象之相關研究卻相對較少？是否礙於

智能障礙者學習上的困難與特質，使得以 VSM 作為教學介入有所限制？因此，

本文先分別對 VSM 與智能障礙者學習困難進行探討，接著分析 VSM 對智能障

礙者學習之適用性與限制，並提供相關建議，以促進 VSM 對智能障礙者的教學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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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自我示範之探討 

(一) 影像自我示範之定義 

影像自我示範（VSM）是由影像示範（Video Modeling, VM）所衍伸的一種

應用。VM 指的是期望由學習者所執行的目標行為，在影像中是由其他人去表

現，而 VSM 與其不同之處在於，影像中的示範者是以學習者自己本身作為模型，

讓學習者通過觀察自己成功的執行目標行為來進行學習，同時，此種學習方式亦

提供學習者一個機會相信自己是具備能力的（Mason, Davis, Ayres, Davis, & 
Mason, 2016; O'Handley, & Allen, 2017; Young-Pelton & Bushman, 2015）。 

(二) 影像自我示範之理論基礎 

影像示範（VM）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行為心理學中，特別是根據 Bandura
所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使用模仿和示範的基本原則使學習者產生動機（Regan & 
Howe, 2017; Young-Pelton & Bushman, 2015），而影像自我示範（VSM）所涉及

的方法類似於 VM，且亦明確的借鑒於 Bandura 的研究，研究已經指出「觀察自

己」的方法是非常有效果的，此外，透過反覆觀察自己完成目標行為能使得學習

者去相信該行為是較容易實現的（Sadler, 2019; Young-Pelton & Bushman, 2015）。
因此，研究者就 VSM 與 Bandura 社會學習理論中的「觀察學習」和「自我效能」

之關聯性在以下詳細說明。 

1. VSM 是一種「觀察學習」的形式 

觀察以自我為示範的影像可以提供學習者一個機會去紀錄、編碼該行為，並

且同時了解自己具備實現目標行為的潛能（Dowrick, 2012）。此外，Bandura（1977）
指出透過觀察進行學習的必要和充分條件須包含注意、保留、動作再生，以及增

強和動機四項處理歷程。 

2. 自我示範是「自我效能」的基本要素 

自我效能感是指自己對是否能成功完成某件事情的信念，從自我效能理論中

可以得知，一般來說人們通常只會去嘗試那些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並

且不會去嘗試他們認為可能會失敗的事，所以即使遇到艱鉅的任務，擁有強烈的

效能感的人仍會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他們會認為這些挑戰對自己來說是可以掌握

的，而非是一種需要去避免的威脅（Bandura, 1997）。 

Dowrick（1999）指出在相同的情況下，觀察自己的形象能提供與觀察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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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不同的回饋反應，人們會付出更多的注意力在觀察自我形象，且若此示範行

為能得到重視，便能提供明顯的自我效能來源。相比之下，人們在觀察他人的形

象時的注意力會減少，同時也是自我效能感較弱的來源。 

(三) 影像自我示範之應用類型 

Dowrick（1999）指出 VSM 的應用類型可分為積極的自我回顧（Positive 
Self-Review, PSR）和前饋（Feedforward），以下分述說明。 

1. 積極的自我回顧（PSR） 

PSR 指的是學習者觀看本身成功地去執行目標行為的影像內容，而該目標行

為是學習者曾經熟練過但不再展現出來的，或是低頻率的行為。 

在以 PSR 作為介入的方法中，當學習者出現低頻率的目標行為時，該行為

會被影像紀錄下來，然後將此影像提供給學習者觀看。從技術使用的觀點來看，

PSR 是一種相當簡單的應用策略，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出現率非常低的行為，

就需要大量的原始影像素材以取得少量的目標行為。 

2. 前饋（Feedforward） 

前饋的介入應用指的是學習者在影像中觀察到他們自己能成功的執行出某

項目前本身尚未能正確表現的技能。前饋介入的使用時機在於當學習者無法獨立

執行某項技能，或是無法正確執行有順序性的任務。 

在以前饋作為介入的方法中，由於學習者無法獨立執行目標行為，首先必須

提供提示和線索給學習者以幫助他們執行出目標行為，並以此作為影像素材，然

後，在給學習者觀看影像之前需要先將這些提示、線索從影像內容中刪除，因此，

與 PSR 相較之下，前饋需要額外的技術使用能力，但通常只需要較少量的原始

影像素材。舉例來說，在一個活動中，成人可能會提示孩童去邀請玩伴參加，或

者被提示去回應與其他孩子的互動，並將此過程錄製，接著，在編輯影像時會將

成人給予的提示刪除，如此一來，當孩童在觀看影像內容時會認為自己是獨立且

成功的執行目標行為。 

另外，當學習者具備執行目標行為的必要技能，卻無法將這些技能組合成連

續性的動作時，亦可透過前饋的介入來進行學習，此介入方法為將個別必要技能

影像按照正確順序編輯成目標行為讓學習者觀看，例如：體操選手可以藉由觀看

分別由助跑、跳躍和降落的影像組合而成的影像內容來學習新的地板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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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障礙者學習困難之探討 

(一) 注意力 

智能障礙者的注意力較不易集中，且持續的時間也較短暫，易受外界刺激所

影響，注意廣度呈現狹窄的情況，在刺激當下能注意到的事物較少，另外，選擇

性注意力也較差，無法隨著注意焦點的改變調整其注意力（許天威、徐享良、張

勝成，2005；鈕文英，2003）。 

(二) 記憶力 

智能障礙者在短期記憶上有困難，且與其不擅長運用記憶策略來有效組織學

習材料有相關（許天威等，2005；鈕文英，2003）。 

(三) 學習能力 

對於強度較弱或吸引力較低的刺激接收能力較為緩慢與薄弱，不易引起智能

障礙者的學習反應，且持續的時間也呈現短暫。此外，與一般人相較之下，智能

障礙者較不會使用有效的技巧來組織學習訊息，或是使用複習策略來學習（許天

威等，2005；鈕文英，2003）。 

(四) 學習態度 

由於智能障礙者在學習過程中多擁有長期失敗的經驗，因此較容易有失敗預

期或習得無助之感，也影響其學習動機和意願。另外，長期的學習挫折亦造成其

對自己的內在資源缺乏信心、對自我概念較消極，因此讓智能障礙者常以外人為

導向進行學習，容易依賴他人來解決問題（何華國，1994；許天威等，2005；鈕

文英，2003）。 

四、VSM 應用於智能障礙者學習之適用性 

雖然智能障礙者是一群個別差異相當大的群體，在學習上的困難亦呈現多樣

形態，但所使用之教學策略仍以系統化、結構化之基本原則呈現，常用的教學策

略包括：注重個別化教學、充分應用工作分析法、提供成功的學習經驗等（許天

威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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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重個別化教學 

VSM 以學習者之個別學習特性和目標行為來進行影像內容的錄製和編輯，

在教學上便符合注重個別化的策略。 

(二) 充分應用工作分析法 

從前述對於 VSM 應用類型的文獻探討中可發現，當學習者無法完成連續性

的動作時，需先將目標行為細分成多項個別動作以進行影像的錄製，最後按照正

確順序將影像編輯而成，研究者認為將目標行為細分的此步驟正符合工作分析法

的教學精神，亦能協助智能障礙者彌補短期記憶困難的特質。再者，藉由影像編

輯將個別動作串聯成目標行為則是補救智能障礙者不善於組織學習材料的特

質，是由外在的介入協助提供具有結構性的學習材料。 

(三) 提供成功的學習經驗 

由 VSM 的理論基礎中可得知，若學習者能看見自己成功的表現，除了有利

於讓自己清楚了解該如何正確的執行目標行為，也能同時強化個人對自己能力的

信念，此優點正能改善智能障礙者在學習態度上易產生失敗預期、缺乏學習信心

的特質。 

五、VSM 應用於智能障礙者學習之限制與建議 

(一) VSM 介入前 

為考量智能障礙者在短期記憶的困難，須注意其記憶負荷量的限制，因此，

在進行將目標行為細分的步驟時，教學者應將所要教的內容依據學生個別程度的

差異做適性的細分與調整。 

(二) VSM 介入中 

由於智能障礙者在注意力特質上有不易集中、容易受外界干擾的狀況，因

此，教學地點需謹慎選擇、教學情境也須注意佈置，如此才能達到最大化的學習

效果，例如：觀看影像的座位遠離教室門口、播放影像的設備需能讓學習者清楚

觀看，或是在影像的開頭加入文字與聲音提醒學習者：「影片即將開始，請注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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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VSM 介入後 

多數的智能障礙者由於有長期的失敗經驗而普遍造成其自信心的缺乏，因此

教學者對其學習的成功提供適當的增強和鼓勵，或是對其失敗同樣給予適當的接

納和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六、結語 

整體而言，VSM 的教學介入除了能彌補智能障礙者先天上的學習能力限

制，也因為影像中的示範者是自己本身，使其能有較多的注意力在觀看影像，亦

增加自我效能感，進而提升整體學習動機與意願。 

目前國內針對以 VSM 介入智能障礙者學習之相關研究較少，並無法全面了

解以 VSM 應用在智能障礙者各科領域學習的優劣勢，若未來有更多相關文獻的

探討，相信能幫助教學者在理論與實務現場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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